第三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堅持                一溫    陳姿樺

    「砰砰！砰砰！」只聽見自己急而響的心跳聲，在胸膛中急切地跳動著；身體各處無不拉著警報，發出罷工的要脅；此時，只有腦子裡一閃而過的信念，將我拉回赤紅的跑道上──撐下去啊！別人能，我何嘗不行？我不要墊底！

    操場上的風，似笑非笑地從耳邊拂過，好似嘲弄著我當初那脹紫的臉，扭曲的面容，繃緊的肌肉，疲累的身軀，在磚紅的跑道上，我似乎又看見當時汗水飛灑的軌跡忽而轉變成飄落夾上的雨點，再次往身後飛去。八百公尺體適能的記憶，總是令人放在心中，像溫度計般，拿出來摸摸則直線升溫，收藏著卻又清清淡淡，如水族箱裡的一粒珍珠，遠而清麗。
    記憶隨著思緒如潮水般湧來，拍打著腦中迴盪的畫面，一切又清楚了起來。那時，灰濛濛的天空是黯淡的水彩畫，老師的哨聲是遭判刑時敲的驚堂木，一群菜鳥驚驚惶惶地振著翅膀，歪七扭八地飛了出去，不出兩圈，已看見程度的差距，而我也漸漸感受到自己的呼吸逐漸轉急，催促著起伏的肺葉；冷空氣一股又一股灌入胸腔，心臟唧出的熱血立刻冷卻，擠壓著咽喉，收縮的氣管使我必須花費更大的力量，才能讓氧氣流入，維持看似搖搖欲墜的生命。腿上的肌肉，早已耗盡了葡萄糖，乳酸無情地壓迫神經細胞，使其繃緊，又再度繃緊，好像扭轉了無數圈的橡皮筋，早已彈性疲乏，斷，是遲早的事。
    當我感覺到面臨身體的極限時，這才跑了三圈又多一點。遠望跑道的另一端，此時有如仙境，遙不可得。身上的各個器官無不向我發出警告，逼迫著大腦做出放棄的決定，左腎正痛苦地哀嚎著。跑與不跑，全在一念之間。終於，我選擇歷史上偉人們的腳步──堅持下去，時間也不容許考慮，不顧肌肉的抗議，我決定燃燒完身體的最後一滴油，用盡力氣跑到終點。赭紅的跑道似乎越來越寬，身邊的人群似乎越來越少，在迷濛的細雨灑落鏡片後，我只看見遠方終點的白線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砰砰砰砰，沉重如鉛塊的腳步舉起又放下，擺動雙手，將自己拋向企及的天堂。
    堅持所帶來的代價，自然是全身的痠痛，但卻也換得了努力後的成就感。痛苦會過去，美會留下，短暫的疼痛總是比不上進步的秒數所得到一種心靈飽滿的感覺。當挺身到達了終點後，雖然一樣地氣喘不堪、好似千刀萬剮，但此時的心境是解脫且勝利的快感。
    逐風的體會，是有所堅持的人獨享的，若是半途而廢，似是得了什麼，實是少了什麼──少了那份痛苦的甜蜜、少了那份勇氣與堅持。
